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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剧发轫之初，剧目“改名换姓”，屡见不

鲜，甚者虽“同名”却不同剧之事，亦时有发

生。造成这种状况之原因，除因早期新剧剧本匮

乏，欲藉新奇剧名诱发观众好奇心，引其观剧之

外，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最早由新民社上演的

《儿女英雄》，在将近二十年的流变过程中，几

度易名为《爱之花》《英雄难过美人关》，最后

更名为《美人关》，于1927年由明星公司卜万苍

导演摄制为电影，由舞台走向银幕。笔者通过报

纸、广告、回忆录等图文资料，对《儿女英雄》

一剧进行梳理及分析，从中窥见早年新剧剧目演

变历程及演出概况。

一、《儿女英雄》概况

《儿女英雄》最早见于《申报》1913年12月

20日刊登的新民社演出广告中。其时新民社因被

民鸣社挖走许多演员，观众亦随之流失。恰逢进

化团台柱汪优游等人由湘返沪，新民社社员朱双

云与汪优游交好，遂请汪优游、王无恐、凌怜影

联袂至新民社，自1913年12月21日起，连演三日

“好戏”。为此，新民社在《申》《新》等报上

大肆宣传：

新民社特请著名新剧大家王无恐、汪优游、

凌怜影。念四夜《情天恨》，念五夜《儿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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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念六夜《险姻缘》。汪王凌三君多是新剧

界中之老前辈，生旦兼能。优游多材多艺，生则

潇洒出群，旦则轻盈绮丽，间演小花脸、老太婆

亦极淋漓尽致，迥非时下所及。无恐擅演老生，

声情并茂，庄谐兼长。怜影工演闺门悲旦，玲珑

娇小，楚楚动人，其余表情尤极周密。吴江名士

柳亚子投赠之作颇多，亦可以知其价值矣。兹者

由湘来申，本社同人与其有旧，再三劝驾始允客

串数天。准定二十四夜起合演最拿手最得意之好

戏，以饷沪人。座位无多幸来预定，盛会不常大

家请早。［1］

此为《儿女英雄》之剧名最早闻诸新剧市

场。从剧名上来看，《儿女英雄》极易与清末安

康所作小说《儿女英雄传》混淆，两者虽一字之

差，却谬以千里。

《新剧杂志》第二期《儿女英雄》一文，对

该剧有简单的介绍，大意为罗发中将与其妻苏曼

英本感情甚笃，因曼英转恋英俊少将柯秉义，对

丈夫日益冷淡，后为罗发撞见，却因战事当前，

罗发不愿因私情而折损一员猛将，因而与柯秉义

共赴战场。后秉义受重伤不治而亡，曼英也随

之殉情。由此可见，虽然《儿女英雄》剧名自带

一股叱咤风云的江湖豪气，实则剧情十分“西

洋”，而且更偏向为一部唯美的爱情剧。

罗发与苏曼英结褵后，伉俪情本笃，经三载

余苏忽移爱情于柯秉义，盖已固结不解矣。时柯

犹惛然，苏因此厌恶罗，罗虽曲意媚之，苏无转

意，忽边疆事亟，罗、柯均将从征。柯欲苏正叮

咛肠断之时，罗遽归，睹状不愠，柯伏请死，罗

雅不愿以私情死秉义，因勗以战胜而宥之。既出

征，柯以冒锋负伤，卒于病院，遗物嘱仆呆二归

上曼英，呆二遵嘱往，误投罗手。罗设计，以状

说曼英，曼痴情已固，竟自刎焉。［2］

清末安康所作小说《儿女英雄传》最早由丹

桂茶园于1905年4月4日改编为戏曲上演，常常连

演数日，大受欢迎。后由民兴社于1914年11月5

日改编为新剧演出。依其演出广告所述，民兴社

所演《儿女英雄传》，虽剧名与新民社《儿女英

雄》相似，但两者确非同一剧目。

以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挂九头狮子印，威

灵显赫，不可一世之年大将军年羹尧，竟为一袅

袅娜娜、弱弱娉娉的小女儿十三妹所逼，此其

人为何如人，此其戏为何如戏，请诸公下一断语

来。有清三百年，稗官数千种，终当以《儿女英

雄传》为巨擘。叙一人有一人之神气，写一人有

一人之口吻，可与施耐庵之《水浒传》并驾齐

驱，实为有清三百年来第一奇书。今以四千人中

第一名人汪优游，演三百年来第一奇书《儿女英

雄传》，状五千年来第一奇女子十三妹，则其精

采如何，声色如何，吾且不言，亦请诸公下一断

语来。［3］

自新民社首次演出后，《儿女英雄》获得了

极高的评价。

新民社近得王无恐、汪优游、凌怜影三人客

串，益见精神。廿二晚演《儿女英雄》出色当

行，余观新民演剧以来，当以此夜为最满意。

目下沪上新剧，多为家庭戏，几于千篇一

律，惟此《儿女英雄》有提倡军国民精神之意，

是诚社会敎育之大者、远者。［4］

［1］《广告》，《申报》1913年12月20日，第12版。

［2］《儿女英雄》，《新剧杂志》1914年第2期。

［3］《广告》，《新闻报》1913年12月20日，第11版。

［4］钝根：《剧谈》，《申报》1913年12月24日，第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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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就新民社的演出场次及演出频率

来看，《儿女英雄》似乎远不如其他两部戏受欢

迎，如下表所示。

        每月演出
                剧名

     次数

   时间 

《情天恨》《儿女英雄》《险姻缘》

1913 年 12 月 2 1 1

1914 年 1 月 2 0 1

1914 年 2 月 0 0 2

1914 年 3 月 0 1 1

1914 年 4 月 1 0 1

1914 年 5 月 1 1 0

1914 年 6 月 1 0 2

1914 年 7 月 1 0 0

据统计，《情天恨》共演出9场（由于最后

一场演于1914年12月，不便于统计，未列入表

内）、《儿女英雄》3场、《险姻缘》8场。据此

可知，《儿女英雄》不但演出次数少，演出频率

也低，两、三月仅能演一次，而其他两剧不仅演

出场数较多，甚至有一月演出两场的情况，这不

得不让人质疑《儿女英雄》的真实演出效果。

统观《儿女英雄》全部演出过程，其受到的

评价与实际演出效果往往不相适配，究其原因，

则须从其本事剧情及具体演出中获得解答。

二、原本《爱之花》与《儿女英雄》演

出变迁

1.《爱之花》之流变

据《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中《新民社的崛

起》所记，汪优游、王无恐等人赴沪演出剧目为 

“第一天演《情天恨》，第二天演《爱之花》，

第三天演《险姻缘》。”［1］据前文所述，新民

社第二日演出剧目为《儿女英雄》，而非《爱之

花》，应是朱双云在书写过程中有所疏漏，但其

此次“笔误”也情有可原。

自1913年12月22日新民社上演《儿女英雄》

后，时隔三月，民鸣社于1914年3月26日上演了

这部名为《爱之花》的新剧。《爱之花》与《儿

女英雄》就剧名来看，似乎并无关联，但两者实

为同一剧目。 

瘦鹃于《游戏杂志》上发表的《谭丛红鹃啼

瘦楼拉杂话》，记下自己初事创作时曾写过一篇

脚本，即《爱之花》，全本八幕，在《小说月

报》上以泣红为笔名发表，偶一日因与郑正秋于

新民见面，始知《儿女英雄》正是《爱之花》，

只是被更改为四幕剧上演，并由汪优游饰演将军

夫人曼英一角。

比来闻吾友徐君子明、华君封祝及朱双云夫

人盛道汪君优游《儿女英雄》一剧之佳，余以当

日未曾往观，第唯唯而已。日前偶过新民社，晤

郑君药风，始知《儿女英雄》即《爱之花》也，

较拙作更益四幕。优游君饰旦，卓绝一时，审是

异日，当一观之。［2］

而后瘦鹃特地前往观看新民社所演《儿女英

雄》，并于《申报》上发表剧评，对其演出大加

赞扬。

末幕亦演来神采奕奕，其出语时而慷慨激

烈，怒气勃发，时而婉约而讽，冷峭逼人。闭幕

时数语，如夜半霜钟，令人闻之兴起。

读柯秉义绝命书时，神情极妙，玉容失色，

玉手乱颤，读毕后默不作声，乃郁至无可再郁，

然后放声一哭，妙妙。自刎时亦语语悲惨，凄人

［1］朱双云：《朱双云文集（上）》，学苑出版社，

2018，第267页。

［2］瘦鹃：《谭丛红鹃啼瘦楼拉杂话》，《游戏杂

志》1914年第3期。



45

《儿女英雄》演出及易名考辨

心魂，以匹无恐，堪称双绝。［1］

笔者于当年的《小说月报》上，将《爱之

花》全文辑录。《爱之花》定位为“改良新剧”

及“法兰情剧”，因而登场人物主要采用“伯

爵”“子爵”等身份，并冠以法文译名。

张宾伯爵		  神圣军大将

法罗子爵		  神圣军中将

柯比子爵		  神圣军少将

曼茵		  法罗之夫人

施推尔		  柯比之友人

泌哀尔		  柯比之侍者

梅叶司伦		  公园经理人

杰痕		  夫人之侍婢［2］

原本共分八幕，剧情并不十分紧凑，更像小

说，兹将剧情大意简述如下：

柯比于花园中偶被施推尔撞破心事，恰逢法

罗夫人在花园中因人群拥挤而昏迷不醒，柯比在

施推尔的劝说下为法罗夫人治病，二者感情进

一步升温。后施推尔撞见柯、曼二人在法罗家中

私会，并为二人隐瞒私情。随后因巴烈司丹战事

起，二人再次私会诉说离别之情，被法罗子爵撞

见，法因国家事重，并未处死柯比。战场上，柯

比因怀愧疚之情异常英勇，最终身负重伤，临终

前告知自己的忠仆泌哀尔将遗书与自己的心肝转

交给曼茵，以示真情。不料遗书与心肝皆被法罗

截下，曼茵不察，误食柯比心肝，得知真相后被

法罗软禁，最终以身殉情。

事实上，《爱之花》并非由瘦鹃原创，而是

其根据浙江《潮杂志》中奇谈《情葬》，择取本

事，有感而作。原文中角色、情节均被瘦鹃修

改。列《情葬》本事如下：

神女生涯原是梦，英雄无奈也多情。是故英

雄多为情累，是故美人多为情死，藕丝难杀，鹃

血空啼，由情生恨，以恨捐躯。片刻痴迷，千

秋佳话，法兰西张彬伯之臣下柯比卿云者。一翩

翩青年，英风飒爽，潇洒自豪，无端与茀鲁卿之

夫人结不解孽缘，时则巴列斯坦之战，柯泌随张

彬以应神圣军之役。夫人闻之，未免柔肠欲折，

辗转思维，又觉暂时分袂，颇足以镇良人嫉妒野

心，无奈河梁握别，挽不断的情丝，偏又将两人

牢牢缚住。征鼓既促，红泪已干，夫人乃以怀中

同心结一事及金刚石约指数枚，纳柯泌袖中，以

为行赆，握手唤一声心同金石，再结团圝，时则

军乐声喧，战旗翻飞，柯泌直向征途前进，时为

一千□百九十一年。柯泌于巴列斯坦爱卡之围，

搴旗先登，负致命巨创，既不治，遂草数行书，

更出金刚石约指等付侍者，嘱回呈茀鲁卿夫人，

弥留时，复呼曰：“余死后，趣抉吾心脏，并书

件物事，携赠夫人，于是此少年英雄，竟作无定

河边之骨矣。

大军既凯旋，侍者如命，往茀鲁卿之邸，既

至，扃不得入，乃暂息于邸第附近之茂林深处，

无如法军凯旋之日，茀鲁知柯泌必有未了孽缘，

与细君相续，因特中道瞰之，及侍者入邸，即百

方胁之吐实，侍者弗从，即加刃其颈，不获已，

遂已亡主心脏及遗书物事，不与茀鲁之之夫人，

而与茀鲁。

茀鲁得此自投罗网之复仇品，为之狂喜。急

命庖人作羹，以荐夫人，夫人初未之知也，席间

茀鲁佯问曰：“今日之羹，滋味悉若？”夫人

曰：“美哉烹饪也。”茀鲁曰：“洵美矣，是即

［1］瘦鹃：《志新民社之儿女英雄》，《申报》1914

年4月1日，第14版。

［ 2 ］ 泣 红 ： 《 爱 之 花 》 ， 《 小 说 月 报 （ 上 海

1910）》，19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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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至爱之情人之宝贝之心肝也。”夫人弗信，茀

鲁复出柯泌遗书与送征时之同心结、约指示之，

夫人骇极，情根欲断，红泪如沸，气几绝复苏，

忽微笑谓良人曰：“谢君成全吾情魔之结果，妾

实爱此心脏，爱此心脏有无量之价值，而忧世上

无此珍重之坟墓以葬之，今君能代相此心脏之坟

墓于妾腹中，君之多情，更甚于妾，由是夫人即

自幽于室，绝食凡四日，一缕芳魂，遂与柯泌卿

续未了缘于泉台。［1］

与本事相比，《爱之花》新设夫人姓名，将

曼茵与柯比的初次相识设置在舞会上，以柯比于

花园中救醒曼茵的情节，使二人感情发生更加妥

帖自然；另增加一侍女杰痕角色，在旁协助两人

私会，并在旁劝诫夫人。剧作重点仍集中于曼茵

与柯比二人的爱情之上，正文前录有一段序言，

彰显出瘦鹃本人兴趣所在：

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众生，皆情人

也。吾人生斯世，熙熙攘攘，营营扰扰，不过一

个情网罗之，一缕情丝缚之，春女多冤，秋士多

悲，精卫衔石，嗟恨海之难填，女娲炼云，叹情

天其莫补，一似堕地作儿女，即带情以俱来，纵

至海枯石烂，而终不销焉。爰编是剧，以与普天

下痴男怨女作玲珑八面观，愿世界有情人都成了

眷属，永绕情仇，皆大欢喜。情之芽常茁，爱之

花常开。［2］

在剧本撰写时，瘦鹃又增添许多“互诉衷

情”的段落，更为凸显曼茵“情痴”，保留本事

中以心脏作脍之略显诡异的情节。

（夫人）法罗，你真是个多情人，你恐怕世

界上没有很宝贵的坟墓，葬这柯比很宝贵的心

肝，所以葬在我很宝贵的腹中，法罗，我谢你，

我很感激你，我死了，好和我柯比的心肝，同葬

在坟里。（以手自拍其腹）真是一个绝好的墓

坟，真是一个很宝贵的坟墓。

……

（夫人）回什么心，转什么意。我心中只有

柯比，目中只有柯比，意中只有柯比，梦中只有

柯比，我心中、目中、意中、梦中，却没有法

罗，我一切都不知，只知有柯比，我知全神，都

灌注在柯比一身，我死了之后，我的骨化作野

马，我的魂终忘不了他，我的肉化作莫破，我的

魂终忘不了他，我死了，我但愿变做一朵断肠

花，生在他的坟上，来生我但望变一枝莲花，

他也变一枝莲花，同生在一个池里，做一枝并

头莲。

……

（夫人）柯比不是薄幸郎，他也时时想我

的，他的魂儿天天在我身边，我眼前看见的东

西，都有他的肖容，明月啊，红霞啊，都有柯

比的肖容在里头。我耳边听得的，都是柯比的声

音，风声啊，水声啊，都是柯比的声音，琴声

啊，鸟声啊，都是柯比的声音，他的魂儿一定在

我身边。

……

（夫人）杰痕，那边不是音乐亭么？那是我

在开跳舞会的时候，和柯比私会的所在，那边不

是玫瑰花丛么？那是我和柯比告别的所在，那边

不是石像么？石像下边不是一簇毋忘侬花么？那

是我那天采了两朵插在柯比襟上的所在，那边不

是花径么？那是我和柯比双双携手，并肩散步的

所在，现在音乐亭还在，玫瑰花丛还在，石像还

［1］瘦鹃：《谭丛红鹃啼瘦楼拉杂话》，《游戏杂

志》1914年第3期。

［2］泣红：《爱之花》，《小说月报（上海1910）》，

19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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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毋忘侬花还在，花径还在，我曼茵还在，独

少柯比一人。［1］

《爱之花》就其剧情而言，显得十分“西

洋”。瘦鹃因个人执着于对“情”的追求，罔

顾中国旧式的伦理道德，力图“爱情至上”，

整部剧弥漫着“唯美主义”的倾向，特别是曼茵

误吃情人心肝，不但不感到惊恐，反而认为柯比

的心肝找到了最适宜的居所，这与《莎乐美》中

莎乐美亲吻约翰的头颅有异曲同工之妙，使得剧

作“爱情至上”的主题被推上高潮。但是，创作

者的个人倾向并不能决定观众的取向，如《爱之

花》剧作本身在传播过程中就发生过较大更改。

《新潮演剧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中收

录的《近代中文报纸〈远东报〉与东北新剧的发

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名叫玉冰的作者，曾在《远

东报》上发表改良新剧小说《爱花》，并称其为

“东北新剧的发生”［2］，但其收录的柯比与夫

人间的对话以及开篇对于舞台布景和人物介绍都

与周瘦鹃的《爱之花》如出一辙。经过笔者查

证，玉冰在《远东报》1919年8月26日至1919年9

月4日发表的《爱花》与《爱之花》第三、四幕

几乎完全一致，只略微更改一些语气词或是语序

等，虽然玉冰本人有“剽窃”之嫌，但这种择取

也间接促使《爱花》变成一部新的剧作，其以

柯比和曼茵在舞会上私会启幕，至被法罗发现二

人私会、呵斥柯比落幕，不仅剧情相对集中，冲

突也更加明显。只是这种更改令《爱花》与《爱

之花》立意已完全不同，《爱之花》本为一歌颂

“爱情”的唯美主义悲剧，在玉冰的改动下，曼

茵与柯比成了情爱的俘虏，法罗却变得积极、正

义，且因删去法罗哀求妻子回心转意一段，让他

的爱国将军形象更为高大，也让《爱花》的主题

更侧重于“家国大义”之上。刘金福在《〈远东

报〉研究》中曾指出，《远东报》曾在五四运动

时大肆正面宣传学生运动，但其动机可能是反

抗巴黎和会，“巴黎和会被美、英、法三国操

纵，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重塑现实政治格局，遏

制战败的德国及列宁领导的新生苏维埃政权。会

议秘密拟定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计

划。”［3］玉冰于此时转载一部八年前的剧本，

费心截取其中两幕，未尝没有政治原因的牵涉。

除却剧本在流传过程中因政治因素被删改，

《爱之花》在实际演出时，也做出了一系列改

动，使其更易为当时观众所接受。

2.《儿女英雄》之演出改动

根据钝根、瘦鹃及冯叔鸾几人的剧评描述，

正式上演时的演出人物姓名都已与原本不同：柯

比更名为柯秉义，法罗则更名为罗发，曼茵更名

为苏曼英，施推尔在1914年3月19日新民社上演

的《儿女英雄》中更名为施维鸾，侍女杰痕更名

为月痕，泌哀尔更名为毕阿二；梅叶司伦更名为

梅士伦；在1914年4月19日民鸣社演出的《儿女

英雄》中施推尔更名为施维友，梅叶司伦未提，

其余角色名与新民社同。首次更名后，苏曼英、

柯秉义、罗发几人的名字虽然与“曼茵”“柯

比”“法罗”读音相近，却已完全变成中国人

的名字。特别是“施推尔”一名，从“施维鸾”

再至“施维友”，越发“本土化”，也更符合中

国人的“起名习惯”，而“毕阿二”一名也体现

出当时新剧的改编能力，毕阿二身为奴仆，由哀

尔转为阿二，直接点明此人身份，精明巧妙。由

此可见，新民、民鸣两社在上演译剧时并不是直

接搬演，而是建筑在“中国式”的基础上进行改

［1］泣红：《爱之花》，《小说月报（上海1910）》，

1911年第12期。

［2］黄爱华、李伟主编：《戏剧理论评论文丛 新潮演剧

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文汇出版社，2017，第347页。

［3］刘金福：《〈远东报〉研究（1910-1921）》,

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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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减少了当时观众与译剧之间的隔阂。

剧情、人物性格、语言等方面也有变动，如

原本《爱之花》中法罗中将撞破曼茵与柯比私会

时，言语之间，对柯比又痛惜又怨恨，且提到报

国之事，语气仍显冷静，并不如新民社演出时的

罗发中将义愤填膺，铿锵有力。

（法罗）咳，柯比，我平日推心置腹，待你

好似骨肉一般，你忍心欺骗我，破坏我的名誉，

我却没有这硬心肠杀你，处置你，柯比，你知道

我心痛么？柯比，你知道我肠断么？

柯比摇手向法罗。

……

（法罗）我杀是不忍杀你的，你是神圣军的

少将，我不愿把个人的私事，败坏国家的大局，

你若然能为国努力，也算忏悔今朝的大过，我去

了，明天再见。［1］

有罗发中将者与其夫人苏蔓英，爱情初甚

笃，后苏忽与柯秉义少将昵，遂薄中将，会朝

令征边，罗与柯均当出发，柯先至罗宅后园，

与夫人泣别，适为罗归来，撞见忿欲杀柯，柯伸

颈待戮。罗忽掷刀曰：“余刀未杀敌，安可先杀

同胞，且汝亦国家有用材，愿释个人之私嫌，与

余同赴前敌，余生平有三爱，一爱国家，二爱妻

子，三爱朋友，朋友即汝也，今汝能努力国事，

他日凯旋，举国有荣，即所以自读，亦所以报余

也。”柯感泣而去。［2］

冯叔鸾在剧评中更赞其胸怀：“余尤爱他

‘你害了柯秉义便是我的仇敌！’此语是何等

胸襟、何等识见。”［3］原作中法罗虽与柯比相

识，但不能算是至交好友，柯与施推尔关系反

而更加亲近，演出时这一更改，不但丰富了剧中

人物的感情关系，更赋予罗发中将一个正面积极

的形象，他从感情中的失败者，转变为重情重义

的爱国将军，为剧作增添豪情色彩，一改原本颓

废唯美的主调。此外，新民社也注意到了原剧中

曼茵有违伦理道德的“出轨”行为，试图扭转其

负面形象，如苏夫人对少将说：“我只恨投胎在

中国，不得自由结婚。”虽被钝根指责“投胎二

字鄙陋”［4］，但也将苏曼英一角别恋柯秉义这

一情节由原先未免有被毛头小子蒙骗之嫌，转为

一对怨侣因时代束缚而无法善终，体现出曼茵追

求自由民主的思想。语言方面，郑正秋饰演柯秉

义临终之际发出“把吾胸中爱国热血浇开祖国之

花！”［2］的呼唤，虽由原本中改写而来，但比

原本则更为简要精炼。

（柯比）痛，痛，痛不可言，我的性命就要

结果了，但是我不懊悔。张宾君你看我胸边的

血，好不鲜明，好不美丽。张宾君这是我爱国的

热血，把这血好浇开我祖国之花。［5］

至于民鸣社所演之《儿女英雄》，则由顾无

为饰演罗发，剑魂饰演苏曼英，天影饰演柯秉

义，子美饰演月痕，化佛饰演花园主人，则民

饰演毕阿二，天呆饰演施维友。据钝根剧评之

记录，在剧情方面，增加了罗发中将在战前对兵

士进行演说，以及曼英也由刀刺心脏改为自刎而

死（与新民社同）。特别是施维友（施推尔）在

［1］泣红：《爱之花》，《小说月报（上海1910）》，1911年第10期。

［2］钝根：《剧谈》，《申报》1913年12月24日，第14版。

［3］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第67页。

［4］ 瘦鹃：《志新民社之儿女英雄》，《申报》1914年4月1日，第14版。

［5］钝根：《民鸣社之儿女英雄》，《申报》1914年4月9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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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中仅仅是咳嗽示意，而在民鸣社演出时，却

更改为偷偷握住苏曼英、柯秉义二人之手，略有

巧思。

最关键则是《儿女英雄》剧名的更动，朱双

云于《新剧史》杂俎一节中《爱之花》一文曾简

要提及该剧改名为《儿女英雄》原因，是以该剧

在演出时，并未有原本中曼茵赠毋忘侬花与柯比

这一情节，因而新民社不敢称《爱之花》。

《爱之花》之所以谓“爱之花”者，以花园

一幕，蔓英曾以毋忘侬花赠诸秉义也。今之演是

剧者，大抵无此一举。既无此举，则是剧不当以

“爱之花”名。此新民之所以易其名为《儿女英

雄》，俾免名实不符。［1］

然而，在原本中，“毋忘侬花”仅出现过这

一次，因后花园有一“毋忘侬花丛”，曼茵拾

取两朵赠与柯比，聊表离别感伤之情。既不是

重要情节，也非二人定情信物，即便删去，也

不影响整部剧的主题与主要情节。故按朱双云所

述，《儿女英雄》因删去此情节而更名，似有不

妥。周瘦鹃编此剧最根本目的是“以与普天下痴

男怨女作玲珑八面观，愿世界有情人都成了眷

属，永绕情仇，皆大欢喜。情之芽常茁，爱之

花常开。”［2］因而剧名作《爱之花》也是表达

“爱情之上”的主题，但《儿女英雄》这一剧名

却和“爱情”毫无关系。于新民社首演后，钝

根也认为以“儿女英雄”作该剧剧名不太相衬，

“惟‘儿女英雄’四字于剧情尚不甚惬，宜再斟

酌。”［3］据此推测，《儿女英雄》更名背后应

另有隐情。

《爱之花》原本中背景设定在法兰西内战时

期，“可恨我们法国的列祖列宗，为什么造出这

可厌可恨的巴烈司丹来坑人。”［4］据冯叔鸾在

《新民社之〈儿女英雄〉》所记，新民社演出时

已将“巴烈司丹”更改为远赴“蒙古”。在二十

世纪初期，外蒙独立是袁世凯当政时期一个重要

历史事件，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自十九世纪末就

对中国伊犁、蒙古北部等地区虎视眈眈。辛亥革

命爆发后，沙俄政府趁机策划外蒙独立，通过签

订《日俄密约》《俄蒙协约》等一系列非法条

约，控制了外蒙的外交、军事、财政等大权。

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

明》，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的控制权。中国

各族人民对沙俄的强盗行径群起激昂，自发形成

一场反对沙俄侵略的爱国运动。而《儿女英雄》

剧中特地将战争背景设置在“蒙古”，其实也是

对这场爱国运动的响应，将《爱之花》更名为

《儿女英雄》，更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倾向与爱国

热情。应当说，《儿女英雄》这部剧最初就是带

着政治热情而改编演出的，通过剧名、背景、以

及人物形象的更改，表明新民社众人反抗沙俄侵

略外蒙的立场。

故而演出时，观众也对王无恐所饰罗发中将十

分买账，“以是夜台下看客之眼光观之，群推无恐

之议论正大，做工传神，故彩声乃加之独多。”［5］

与此同时，同一剧中的汪优游却被“褫去其

彩声”［6］，只因其所饰蔓英为一“无情妇人”。

［1］朱双云：《朱双云文集 上》，学苑出版社，2018，第167页。

［2］泣红：《爱之花》，《小说月报（上海1910）》，1911年第9期。

［3］钝根：《剧谈》，《申报》1913年12月24日，第14版。

［4］泣红：《爱之花》，《小说月报（上海1910）》，1911年第10期。

［5］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第67页。

［6］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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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民社聘汪、王、凌三子来社客串，演

《儿女英雄》一剧，台下观者睹苏蔓英之厌薄乃夫，

群焉窃非之，谓优游何今日演戏之不近人情也。

最可惜者优游去苏蔓英，表情说白，极有至

理，而台下群以其为有二心之妇人也。乃从而恶

之，绝不加一彩声。［1］

冯叔鸾因此发出翻译脚本不合本国人之心理

之叹，感慨国人观剧程度幼稚，不仅不能理解苏

蔓英人物性格，并将对苏氏的不满直接转移到

汪优游身上。冯叔鸾还认为，台下人越厌恶苏蔓

英，越是证明汪优游演得好，“况优游之演苏蔓

英，越装越像一个怀二心的妇女，乃至能令台下

新民社《儿女英雄》演出情况 民鸣社《爱之花》演出情况
时间 间隔时间 时间 间隔时间

1913 年 12 月 22 日 1914 年 3 月 26 日
1914 年 3 月 29 日 近三月 1914 年 4 月 16 日 二十天
1914 年 5 月 17 日 近两月 1914 年 6 月 12 日 两月

1914 年 9 月 7 日 近三月
1914 年 11 月 24 日 近三月
1915 年 3 月 31 日 近三月
1915 年 10 月 5 日 五月

1914年上半年，民鸣社每隔一、两月就会上

演一次《爱之花》，而新民社每隔两、三月才会

上演一次。两社身处同期，同演一剧，并附有剧

本参考，按理来说，演出情况应当不会出现很大

的差距。但据剧评所述，新民、民鸣两社在实际

演出时，演员个人风格、情节、语言，都略有不

同，两者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出风格，此种

风格差异也间接促使民鸣社在实际演出中反而更

胜一筹。 

［1］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第7页。

［2］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第68页。

［3］朱双云：《朱双云文集（上）》，学苑出版社，2018，第96页。

［4］朱双云：《朱双云文集（上）》，学苑出版社，2018，第102页。

人生不忿心，而群焉恶之，则其做戏之工夫，已

届炉火纯青之候矣。”［2］

《儿女英雄》演出与周瘦鹃所作《爱之花》

剧本相较，作许多更改。除却基本的角色名称变

动，最为明显的就是人物角色重要性的更换。在

《爱之花》中，法罗只在哀求曼茵回心转意一幕

集中出现，全剧始终以体现柯、曼二人的爱情为

主。但在演出时，罗发中将却成为主角，平添许

多戏份，屡受观众好评。而贴合原剧演出的苏蔓

英却成为众矢之的，为观众不解。

不仅如此，就剧评所述，新民社的演出远优

于民鸣社，但就演出情况而言，民鸣社显然要更

受欢迎，详情见下表：

根据演员来看，两社角色派遣十分类似：据

朱双云在《新剧史》本纪中的描述，饰演罗发中

将的王无恐“生而有奇侠气，不拘拘于小节，故

其为剧，亦多喜饰任侠尚义之流……工演《情天

恨》《爱之花》诸剧。”［3］而民鸣社以顾无为演

罗发中将，其“长口才，高谈雄辩，辟易千人，

遇事敢为，且甚练达……演剧工激烈派，饰老

生，与无恐异曲同工。”［4］新民、民鸣分别以汪

优游与剑魂演苏曼英，汪优游素为全才，《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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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也称其“丑、末、生、旦，靡不能而靡不

工，”［1］，至于剑魂应为邹剑魂，在《初期职

业话剧史料》中附属演员表后，属旦部，与同剧

中饰演月痕的子美同属一部，子美“秀丽绝

伦，为旦，娇憨顽艳，别具风度。”［2］而新民

社饰月痕之李悲世也恰“每一登场，时带秀丽

气。”［3］至于饰演毕阿二之张冶儿与则民，张冶

儿属滑稽部，则民应为张则鸣，与苏石痴同属滑

稽部，萧天呆则属能部。可以看出，对于角色理

解与分配，新民、民鸣两社的思路十分一致。但

在实际演出中，却略有差别：虽然同采用“言论

正生”饰演罗发将军，但“侠气”重的王无恐的

语言明显多了一份豪气，而顾无为在演出时则直

接增加了一段“兵士讲演”。除却个人演出细节

差异，两社总体语言风格也有很大不同，如新民

社演出时，较为贴合原剧本《爱之花》，言辞严

谨，演员整体展现一派端庄稳重的风度。 

优游饰苏夫人，眼光锐敏，语意曲折新颖。

将死时谓罗曰：“汝责我不应舍汝而恋柯秉义，

不过因汝与我结婚在先，耳今柯死，我从之于地

下为圆满之夫妇。汝归来我已与柯郎先为夫妇，

汝亦无奈我何矣。”［4］

而民鸣社却大量采用“寻常口吻”，完全采

用“中式”称呼，语言十分口语化。

剑魂之苏蔓英，演轻慢中将，可谓淋漓尽

致，惟言语犹多寻常口吻，如在花园中对柯少

将，称其夫曰：“吾家老爷。”柯将出发来告别

时，苏谓之曰：“你可能不去打仗么？你爱国家

比爱我尤甚么？”

……

天影之柯秉义……惟告别苏夫人时言：“我

要不出战，也不能够。”［5］

不仅如此，据上文所述，民鸣社还特意添加

施维友在背后偷握苏、柯双手此种引人发噱的

桥段，消解了原作“西方贵族”生活带来的疏

离感。

因而，虽然新民社之《儿女英雄》表演精

湛，陈义高尚。但在民鸣社，观众不仅能从同一

剧目中得到同样的“教育”，且间有滑稽逗笑之

情节，语言也更为通俗明了，对于上海市民阶层

来说，民鸣社是他们更好的选择。

然而好景不长，自1914年10月，顾无为编演

《西太后》等清宫戏大受欢迎之后，民鸣社《爱

之花》的上演次数就逐渐减少，而这才是这部剧

衰落的开始。

3.《英雄难过美人关》与《美人关》

《英雄难过美人关》最初由苏州民兴社于

1917年11月4日上演，但因没有剧目说明，因

而不能断定其是否为《儿女英雄》流变而来。

从1918年开始，笑舞台也开始上演《英雄难过

美人关》，在1919年12月16日《申报》广告上

可以确认，这部《英雄难过美人关》就是当年

的《爱之花》，由新民社最初上演的《儿女英

［1］朱双云：《朱双云文集（上）》，学苑出版社，2018，第95页。

［2］朱双云：《朱双云文集（上）》，学苑出版社，2018，第101页。

［3］朱双云：《朱双云文集（上）》，学苑出版社，2018，第98页。

［4］钝根：《剧谈》，《申报》1913年12月24日，第14版。

［5］钝根：《民鸣社之儿女英雄》，《申报》1914年4月9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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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演变而来。［1］

《美人关》乃瘦鹃所编之《爱之花》也，

情节亦极高，用最深刻之笔写男女之爱，难得

以1921年为分水岭，在这之前，有过一年演出

三、四场的情况，自此之后，演出场次断崖式下

降。根据笑舞台演出广告及其经营概况，可以大

致推测出演出频率波动发生的原因。

1916年笑舞台一共演出四场《爱之花》，每次

演出一定以优游、无恐等名家演员宣传。

笑舞台之《爱之花》，刮喇鬆脆之檀香橄榄也，

杭州新产之龙井也。剧中优游之苏曼云，天影之罗

发，悲世之柯秉义，映霞之月痕，多如惠泉名水，

和以龙井新芽则佳味如何，可不言而喻。一样吃橄

榄，一样吃茶，岂不是到本舞台来之为愈也。［2］

《爱之花》为优游、无恐、珠玉之作，自新

民罢后，二君久未合作，今则老搭档重聚一堂，

必能倍增精采。［2］

《爱之花》……此为游优、无恐、剑魂、悲

难得。

更名为《英雄难过美人关》后，其演出境况

大不如前，往往相隔多月、甚至多年后方能上

演，以笑舞台该剧演出情况为例，列图表如下：

世、半梅等以杰作，早已蜚声剧界。［2］

《爱之花》为优游、无恐珠玉之作，自新民

罢后，二君仅演一次。今则重复再演，必能倍增

精采。尚望早莅，毋失交臂。［3］

根据李聪慧《笑舞台考证》中所述“汪优游

于1917年3月19日之前离开了笑舞台，并带走一批

演员。”［4］与此同时，《爱之花》于1917年一场

未演。直至1918年，广告中重新出现“怜影”“无

恐“剑魂”等人的名字，共演三场，每场皆以演

员作噱头宣传。

《爱之花》本是名剧，一向都是有名人

物，才敢演他，然总不如本台之予倩、天影、

无恐、怜影、海啸、半梅等，演来技术高出人

外，且又配搭纯熟。［5］

笑舞台《爱之花》（《英雄难过美人关》）每年演出场次

［5］

［1］《广告》，《申报》1919年12月16日，第5版。

［2］《广告》，《申报》1916年6月21日，第13版。

［3］《广告》，《申报》1916年11月28日，第16版。

［4］李聪慧：《笑舞台考证》，《九江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5］《广告》，《申报》1918年1月14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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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何等的重头戏，你看他

家有人演过否，实在这出戏，重头角色过多，不

易轻演，除了本台天影、无恐、悲世、剑魂、海

啸、怜影等，竟聚不出第二班了。［1］

《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何等的重头戏，你

看他家有人演过否，实在这出戏，重头角色过

多，不易轻演。除了本台鹧鸪、啸天、半梅、剑

魂、海啸、怜影等，竟聚不出第二班了。［1］

此后因朱双云、郑正秋皆被辞退，笑舞台新

剧停演近一年，和平新剧社在1919年9月10日开

幕，直至1922年6月11日停止。前两年《英雄难过

美人关》一直保持每年两次的演出频率，到了1921

年突然演出四场。推测可能是因当时蒙古宣告独

立有关，特别是1921年7月11日这一场，正植蒙古

宣布独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随着新中华剧社成

立，大肆上演时事新剧，《英雄难过美人关》在

舞台上消失近五年之久，后于1927年因被改编为电

影，重回大众视野，借此才重返红氍毹。

1928年第9期《明星特刊》详细记录了改编

电影《美人关》全九本本事及郑正秋所作字幕说

明，略述大意如下：

夫人胡媚梨为中将高人杰之妻，二人结婚时

媚梨已心有所属，正是高人杰下属少将尚剑帆。

于宾客大会上媚梨与剑帆旧情复燃，后被高人杰

发现二人私情。待至战争爆发，高、尚二人前赴

战场，媚梨因思念剑帆着军装亦往赴战场，与剑

帆相会，不料又为高所发现，随之前线吃紧，

高、尚身负重伤，尚不治身亡，高因见媚梨欲追

剑帆而去，亦有失去良友之痛，仆地而亡。而媚

梨最终堕窗而亡，香消玉殒。

除却基本人名更替，最为明显的情节增减就

是少将与夫人早已婚前定情，只是迫于无奈，夫

人才委身于中将。而后又增夫人着军装赴战场与

少将相会，结局三人皆为情死。电影情节使得媚

梨与剑帆的恋情合理化，增强了整部剧的悲剧

性，且该片同时弱化了“爱国”情怀，重新找回

“真情至上”的主题。但由于删去“剜心”的情

节，又增加媚梨奔赴战场表现二人感情至深，反

而显得不伦不类。

此片定位为军事爱情片，根据《中国电影杂

志》中的图片来看，电影中上将、中将确着新式军

装，且由于增添胡媚梨乔装前往战场的情节，因而

显得军事要素加重，但根据该影片流传的其他照片

来看，胡媚梨在日常戏中是着旗袍的（图一），

而并未跟随“中将”“少将”一起着西洋装。

图 1  电影《美人关》剧照

图 2  新剧《爱之花》剧照

而朱双云曾在《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中将

［1］《广告》，《申报》1918年3月1日，第8版。



54

影视戏剧评论	 2024 年 第 1 期

《爱之花》分到时装剧中，想也有此种原因，

《爱之花》原本为“法兰情剧”，本应放在“西

洋剧”内，但观《游戏杂志》1914年第10期所录照

片，新剧《爱之花》演出中（图二），苏曼英也

是着旗袍，并未着西洋装。根据照片上其他布景

来看，该服装设计应当不是因为资金短缺而无奈

为之，反而可能是为了消除带有“翻译剧”色彩

的背景设定，而作出的改动。根据上文中民鸣社

在演出时曼英“吾家老爷”的称呼，此时着旗袍

确实更为妥当。这种做法在几年后的电影《美人

关》中得以延续，应当也是受到观众认可的。至

此，《儿女英雄》也完成其最后的易名，再未有

其他变体。

三、《儿女英雄》之兴衰

依上文所言，《儿女英雄》实则是因反抗沙

俄侵略外蒙的无耻行径，自发响应民众爱国运动

所作，其初登舞台伊始便背负着新剧同人的报国

情怀与爱国热情，它的兴衰也一定程度上与外蒙

独立事件相关联，从1913年年末袁世凯签订《中俄

声明》再至1921年外蒙最终独立，《儿女英雄》都

展现出其作为新剧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郑正秋、汪优游等人为使这部唯美主义爱情

悲剧《爱之花》变成爱国“时事剧”《儿女英

雄》，抹除原剧中伯爵、子爵等一系列西方贵族

身份，冠以中国人名，保留与“战争”“军事”

主题相关的将军、少将军衔，替换原剧中“巴烈

司丹”战场为“蒙古”，重新打造剧作背景，将

“西洋”转为“中国”，更在演出时着中式服装

“旗袍”，明示其为“时事”剧，政治暗示不言

而喻。除此之外，另设“罗发将军”为主角，大

发议论，以劝诫柯秉义之名，行爱国宣传之实。

剧中虽保留苏、柯二人不当感情关系，却借曼英

之口呼吁“自由、民主”，显现出时代环境对女

性之影响。

是剧在新剧初期受到欢迎，更显露出当时观

众的价值取向。

首演后，王钝根认为“儿女英雄”四字与该

剧实际内容不符，建议新民社更改剧名。不料不

仅新民社未接受此建议，民鸣社也在后续演出中

将剧名改为《儿女英雄》。

民鸣社于1914年3月26日上演《爱之花》

时，甚至用“世界第一爱情新剧，痴心男子负心

女”［1］作为自己的宣传广告。三日后，新民社上

演《儿女英雄》，随后民鸣社也将《爱之花》

更名为《儿女英雄》，并在后续广告中不再以

剧中复杂感情关系作噱头，反而着重强调此剧

陈义之高尚。据钝根1914年4月19日《申报》所

发剧评来看，其观看场次应当是民鸣社1914年4

月16日更名为《儿女英雄》后所演出的一场。

故而该场中顾无为所加“兵士讲演”等议论话

语，可能也是受新民社所影响。民鸣社受新民

社启发，弥补自己缺少的政治语境与爱国立

意，依托自己“俚俗”的语言优势，演出次数

及频率反而超过了新民社。

显然，在新剧初期，不仅编演者以在新剧中

展现政治热情为己任，观众也同样期望在新剧中

看到带有“爱国色彩”的情节及言论，故而明显

带有政治意味的《儿女英雄》能在新剧初期，饱

受好评。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爱国热潮消退，所谓

的“言论正生”演法逐渐不受观众欢迎，《儿女

英雄》一剧也不能再以“爱国者早来”作为宣传

语招揽观众。只以该剧“难演、身分高、好演员

才敢演”的说法，极力捧高剧作价值，利用演员

噱头吸引观众，最后竟然真的变成没有名角，就

不演出了。 

这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和新剧角色体制有

［1］《广告》，《申报》1914年3月26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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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据上文所述，新民、民鸣在演出该剧时都采

用相同部类、演出风格相近的演员，从大体上

言，两社对于该剧的解读与把控基本上是一致

的。特别是两社都选择将毕阿二打造成一个插科

打诨的角色，由一位滑稽部演员饰演，而原剧本

中的泌哀尔只起送信作用，并无滑稽言论。根

据瘦鹃所记，毕阿二颇得观众喜爱“冶儿之毕

阿二，佳，绝佳，绝妙。语解頣，至情流溢，

颇博座客欢迎。此君之丑角，他日直可独步海

上。”［1］这可能也是这部剧在“言论正生”渐远

大众视野后，还能留存于舞台之上的一个原因。

《爱之花》的原本并不像戏，周瘦鹃本人也

曾说，是因“感小说难作”，才转写剧本。因此

《爱之花》其实更像一部小说。其戏剧冲突并不

强烈，情节也是缓慢发展，注重抒情。

会暑假，偶于邑庙冷摊上得《浙江潮》杂

志一册，中有笔记一篇，记法兰西神圣军中将

法罗子爵之夫人曼茵与少将柯比子爵之恋爱

事，颇哀艳动人心魄，思取其事，衍为小说，

继念小说不易作，未敢轻试，见《小说月报》

中刊有剧本，似较小说为易办，于是葫芦依

样，从事于剧本之作。［2］

但新剧并不是戏曲，不能用唱来抒情。在大

段的抒情台词的连续输出下，观众很难不感到厌

烦，这时就显出了滑稽角色的重要，但同时，滑

稽角色也不能影响主要角色。对于《爱之花》这

部有“剧本”的剧作，无疑是给“毕阿二”出了

难题，这也解释了为何只有名演员才敢演。

第二个原因则是苏蔓英与柯秉义之间略显违

背常理的感情，让该剧在上演时对于演员的文化

水平、角色了解都有很高的要求，一不小心就容

易流于艳俗。如钝根所述：“此剧身分甚高，在

辨论爱情宜如何使用，不在形迹间之昵昵。故演

罗发中将、苏蔓英夫人、柯秉义少将者，言动举

止均宜力致高超，俾有别于寻常男女之所谓相爱

者。”［3］连新剧名家汪优游在最初上演时都被观

众诟病太过薄情，更遑论其他演员。

该剧“难演”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爱之花》

是“择取西洋事所更作”。周瘦鹃为鸳鸯蝴蝶派

作家、“哀情小说”巨匠，平生酷爱观舞台名

剧，其老友丁悚回忆其“假使你现在去问他，

《三娘教子》是出什么故事戏，或《四郎探母》

演的是哪个朝代的人物，不必论什么西皮二簧

了，准会给你问得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一个所

以，但假使你去问他西洋舞台剧，电影的渊源，

或此中著名人物，保能胜任愉快，对答入流，决

不会吃螺蛳的，这就表示他性之所近平时耳濡目

染，就把这些掌故罗网在胸臆中了。”［4］正因

其酷爱西洋名剧名篇，《爱之花》中与当时沪上

百姓相距甚远的“贵族”身份和一系列“上流人

士”的生活；剖心肝示爱、以心肝入脍等略显

“唯美主义”色彩的情节，都显示出浓烈的“西

洋”色彩，而这反而成了其难以被观众接受的主

要原因。

从《儿女英雄》至《美人关》，不难看出排

演者对去其“西洋”色彩所作的努力，从总体上

来说，更改人名、加入时事背景、以及用滑稽角

色提高了剧作的可观赏性。从具体情节来说，增

加罗发中将戏份，塑造其爱国将军身份；给曼茵

与柯秉义的爱情冠上“自由”的旗号，弱化曼茵

［1］瘦鹃：《志新民社之儿女英雄》，《申报》1914

年4月1日，第14版。

［2］瘦鹃：《谭丛红鹃啼瘦楼拉杂话》，《游戏杂

志》1914年第3期。

［3］钝根：《民鸣社之儿女英雄》，《申报》1914年4

月9日，第14版。

［4］丁悚、丁夏作：《四十年艺坛回忆录 1902-

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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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伦理行为；最后到电影《美人关》最终抛弃

“剜心”情节，并彻底洗脱曼茵“出轨”的行

为，突出胡、尚二人爱情的纯洁性，此时的《美

人关》又回到了观众能接受的伦理范围内了。但

无论如何更改，这部剧还是一部悲剧，如冯叔鸾

所述“由此推见座客之心理，能观正面之文字，

而不能悟反面之文字，喜观富贵团圆之旧套，而

不愿观悲苦卓绝之畸行。故曰社会之程度幼稚

也。”［1］因而，虽然“去西洋化”已经非常成

功，但其始终无法“去悲剧化”，这也直接导致

了该剧虽深受文人好评，却在实际演出中，并不

能常常上演的结果。

同时，《儿女英雄》作为新剧史上为数不多

的先有剧本，再有演出的剧作，却未能取得比没

有剧本的《情天恨》和《险姻缘》更好的成绩。

而且，这已经是多次修改剧情、人物形象，迎合

市场需求后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演出中的改

动，《儿女英雄》也不能在新剧舞台上存在十几

年之久。早期新剧因为剧本、演员、导演体制不

成熟，有时有剧本反而是一种束缚。对于演出经

验丰富的演员，反而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

解，为剧作演出增色，也能将原剧中不合理的情

节稍加更改，便于观众理解接受。

四、结语

《儿女英雄》自初登新剧舞台，就与当时社

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郑正秋、汪优游所作更

名、增加“爱国议论”情节等一系列改动，不仅

展现了新剧编演者对于国家时事的关注，而且也

凸显了新剧本身所承担的社会政治作用。纵观

《儿女英雄》的演出流变过程，更显露出新剧从

事者们在上演译作时做出的努力：从语言、情

节、人物形象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动，力图

使该剧贴合中国社会背景，符合中国式伦理道德

观；将新剧角色制的优势与时事背景相结合，仅

以“言论正生”就立起了一剧形象，又在解决剧

本平淡无奇的缺点时，以“滑稽角色”的加入挽

救了一部剧作，为新剧角色体制在当时存在的合

理性提供了又一力证。同时，以其自身演出状况

打破了以往将有无剧本作为评价剧作成败的单一

判断标准，《儿女英雄》虽有剧本，却并未因剧

本本身情节、价值观、主题等受到观众欢迎。相

反，原剧本太过浓烈的“西洋色彩”，才是导向

其最终没落的原因。《儿女英雄》因爱国运动兴

起而应运而生，伴随着爱国热潮消退而衰落，后

因汪优游、王无恐等一众名角重获新生，其时正

值名伶欧阳予倩受聘于笑舞台，也曾一试身手，

上演该剧。随着社会环境的更迭，此剧渐渐淡出

人们的视野。二十年代后期，欧阳予倩受邀于

学生杨耐梅女士宴会，席间与故友郑正秋抵掌攀

谈，忆及当年《爱之花》一剧，现已改编为电影

《美人关》，而主演恰巧正是杨耐梅女士。《爱

之花》历经师生两代，由舞台走向银幕。而电影

《美人关》却为迎合市场，磨平了原先“唯美主

义”的特点，落得个“四不像”的结局，慢慢湮

灭于历史长河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上海话剧

史料集成研究”（1842-1949）（20BB018）阶段性

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阳予倩文献深

度发掘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1&ZD350）

阶段性成果。

[王书雅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冯叔鸾：《啸虹轩剧谈》，中华图书馆，191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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